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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众新闻记者 师文静

  中国台湾著名诗人郑愁予6月13日凌晨（美国
当地时间）辞世，终年92岁。郑愁予1933年出
生，他在自我简介中称：“生于山东济南，远祖
迁自闽台，为明末暨有清一代世袭军事家庭。”
郑愁予的很多诗歌写祖国山河、无尽乡思，其诗
歌集婉约、豪放、侠义等于一体，有着浓郁的东

方古典色彩。

  郑愁予的人生经历很是曲折，在济南出生后，
三四岁就跟随做军人的父亲辗转各地。他说，自己
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非常漂泊，在山东、北
京、江苏、湖北、湖南、河北等多个地方生活过。
15-16岁，郑愁予随家人从北京去往南京，辗转武
汉、衡阳、桂林、广州等地，于1949年到达中国
台湾。
  在接受不同采访时，郑愁予都曾透露，小的时
候，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叫“济发”。郑愁予在《可
凡倾听》节目里这样描述自己的小名：“济发的意
思是济南出生。他（父亲）是军人，我一出生他就
出发了，有任务。”
  “济发”这个名字，是对郑愁予和其家庭颠沛
流离生活的写照。郑愁予说：“济南的济，就是济
水，成就了一座名城泉城。我以前不喜欢我的小名
‘济发’，现在不仅喜欢，而且深爱，遗憾的是现
在没有人叫我的小名了。”
  郑愁予是笔名，其原名是郑文韬。谈及自己的
笔名，郑愁予称，18岁发表诗歌《老水手》时，首
次署名郑愁予。这个名字来自他极爱的《九歌》，
他认为《九歌》之《湘夫人》中最动人的句子就是
“目眇眇兮愁予”，后来又读到辛弃疾的“江晚正
愁余，山深闻鹧鸪”，便觉得“郑愁予”最合适作
自己的笔名。
  2005年，旅居海外近四十载的郑愁予最终落籍
金门，回到了其祖先生活过的土地，与中国大陆咫
尺相望。郑愁予称：“到那儿去，非常有我的远祖
故乡的感觉。”
  谈及如何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郑愁予称，
15岁时，他参加北京大学针对中学生举办的一个
暑期文艺营，在著名的北大红楼，接受了诗歌创
作的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郑愁予认为，这是对
他一生影响巨大的事，他由此开始跨进诗歌的
领域。
  郑愁予写的第一首诗叫《矿工》，源自他和
同学到北京西郊门头沟煤矿参观的经历。当时，
郑愁予看到一群孩子在矿口上玩耍，就问他们为
何在这里玩，孩子们回答在等爸爸出来。一听这
句话，郑愁予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连孩子也知道
矿坑是很危险的地方。他同情矿工，写下“当你
生下来，上帝就在你手上画了十字架”。十字架
是劳动者的铁锹，是劳动者的命运。这首诗拿给
文艺营的老师，老师对他说：“很了不起，你的
诗里有人道主义精神。”
  师长的鼓励给了郑愁予很大的信心，激发了这
个少年的诗心。在一路南下漂泊的日子里，郑愁予
坚持写诗，给《武汉时报》等报刊投稿，刊发《爬
上汉口》《草鞋与筏子》等诗歌。1949年5月，他
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草鞋与筏子》。
  郑愁予被读者熟悉的诗歌有《错误》《水手
刀》《残堡》《小小的岛》《如雾起时》等。其中
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歌，被罗大佑、李泰祥等音乐人
谱曲演唱，比如，罗大佑演唱的《错误》，李泰祥
谱曲的《边界酒店》《牧羊女》《雨丝》《旅程》
《天窗》等。
  在郑愁予的诗歌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思念家乡
之作。他的足迹踏过济南、北京、武汉等地，他诗
歌中日夜思念的故乡却不局限于某一个地方或城
市，而是从塞北到江南，从“燕云”到海上的广阔
的祖国大地。
  郑愁予书写乡思的《边塞组曲》，包括《残
堡》《野店》《牧羊女》等六首。他借助这些诗
歌，抒发自己追逐梦想、壮志未酬等情感。比如，
《残堡》写一个悲戚的将士的孤独感：“一切都老
了/一切都抹上风沙的锈/百年前英雄系马的地方/
百年前壮士磨剑的地方/这儿我黯然地卸了鞍/历史
的锁啊没有钥匙/我的行囊也没有剑……”郑愁予
书写燕赵大地人文历史的《燕云集》组诗，以及
《湘西行》组诗、《错误》等诗歌，也寄托着“游
子”的思乡之情，呈现着诗人对祖国壮阔山河的深
厚情感。就如：“我平生何曾领略过/这神魂出窍
的惊艳”“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
人/是个过客……”
  离愁、怀乡是郑愁予诗歌的重要主题。郑愁予
刚到美国不久，面对美国中部肥沃的土地，想到的
是祖国，他向着祖国的方向跪在地上，写下一篇长
诗《我在温暖的土壤上跪出两个窝》——— “黑土啊
/我捧起一捧/紧握/像在梦里握住/远方亲人的
手……”当时的他心里想念着中国的大地，期盼祖
国大地有朝一日也变得更加肥沃。
  郑愁予说：“我走过很多地方，乡愁就背在我
的背包里。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我总会想到自己
的故乡。这个乡愁就是我的民族、我的国家。乡愁
告诉我，我应该做的事情。”

乡愁就背在我的背包里

  □ 张九龙

  日前，我国科学家凭分子遗传学证据确
认，山东广饶傅家遗址存在距今4750 年以前
由两个母系氏族构成的社会形态。这项成果首
次以分子遗传学证据实证了我国新石器时代
母系社会的具体结构，刷新了母系社会最早仅
可追溯至欧洲铁器时代的遗传学线索溯源。
  消息一出，引发广泛关注。许多人惊奇
发现，考古不仅是“挖挖土”，还可以充满
科技范儿。实际上，科技考古早已是考古学
的标配，现代考古学已逐渐演变成一个以人
文科学研究为目的，包含大量自然科学方法
的交叉性学科。这次立功的是其中一个细小
而重要的分支：分子考古学。

古DNA里信息多

  世界各地不断有古代人类遗骸的重大发
现，引起了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
的思考：人类何时何地从古猿变来？世界的
各色人种究竟是如何演变的？具有语言、意
识、艺术想象力和技术革新的现代人，祖先
究竟出自哪里？各种族、民族之间的亲疏远
近究竟是什么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分子
考古学能派上大用场。
  分子考古学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
对出土的古代任何可研究对象进行分子水平
上的考古研究。分子考古学的核心是古DNA
研究，它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手段提取和
分析保存在古代人类和动植物遗骸中的古

DNA分子去解决考古学问题。
  分子考古学是考古学与遗传学等学科交
叉融合的前沿领域。遗传学告诉我们，生物
基因组里包含一个物种在历史长河中的所有
遗传信息。人类基因组约有20000 个基因，全
球范围内，这些基因的结构几乎相同。尽管
如此，人类基因中仍然有数百万个变异，这
些变异可以帮助分析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
祖先差异。 1984 年，《自然》杂志刊发19 世
纪末灭绝的斑驴标本DNA提取报告，可作为
古DNA研究兴起的标志。
  我们知道，生物死亡之后，原有DNA分
子结构会受到严重的化学和物理损伤。所以
在古遗骸中提取出的古DNA，往往会严重降
解，这就给古DNA的研究带来许多困难。不
过，近年来随着技术持续突破，研究人员已
能在古DNA普遍降解的背景下，实现对古代
人类遗骸之间高分辨率的亲缘关系重建。
  考古学者、吉林大学教授朱泓指出，几
十年来，对地下出土的古人骨进行DNA提取
扩增测序和分析，是国际考古学界普前沿课
题和热点课题。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成果
丰硕。2000年，研究人员就对淄博市临淄区
古墓群中的古人类和现代人样本进行了DNA
提取、纯化，并完成同一地区三个不同历史
年代的人类群体的DNA序列及其数理统计分
析，从而阐明了不同历史时期山东半岛人群
的分布及遗传结构与现代人的异同性。
  这次对于广饶傅家遗址的研究，山东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团队基于高分辨
率古DNA亲缘关系鉴定技术，综合考古学、

人类学、稳定同位素以及碳十四年代学等多
学科交叉手段。科研人员首次在泰沂山北麓
沿海地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关键
区域，实证确认了4750年前大汶口文化两个
母系氏族构成的村落组织，为摩尔根、恩格
斯在19世纪提出的“原始母系社会是文明前
夜重要阶段”的理论提供了关键的东方
证据。

应用空间很广阔

  除了实证母系氏族，分子考古学还有广
阔的用武之地。
  通过分子考古学，科学家能追溯人类的
基因来源，揭示人类不同种群的迁徙路径。
例如通过分析古代人类和现存人群的DNA，
科学家能够识别出不同人群的祖先关系，推
测古代人类从非洲向世界各地扩散的过程。
  通过分子考古学，可以揭示文化、技术
和人群迁移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弄清技
术、文化是如何传播的。例如对河西走廊的
古代基因组分析，揭示了新石器时代至汉代
的一次显著遗传成分转变，证明了“张骞凿
空”及汉代大规模移民政策，对区域文化和
遗传结构的深远影响。
  通过分子考古学，研究人员能够解析古
代人类的生业模式及其环境适应策略。例如
对新疆石城子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显示，汉
代戍卒主要种植青稞、小麦、黍和粟，同时
发展高效的牧业，以应对天山北麓寒冷的气
候条件。对动物骨骼的分析显示，该地区牲

畜利用度高，羊、牛、马不仅是食物来源，
更被用作畜力以增强军事后勤保障能力。这
些研究帮助重建了古代人类生存与繁衍的
细节。
  分子考古学在古病学领域的应用也十分
重要。例如通过分析古代人类的DNA和病原
体遗传信息，研究人员能够追溯古代瘟疫的
传播历史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复旦大学科技
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团队曾研究河西走
廊和蒙古帝国扩张期间人群混血的遗传数
据，揭示出与人群迁徙相关的疾病传播模
式，为现代疾病的溯源提供了启发。
  正因如此，分子考古学是现代考古学上
一次重要的技术进步，被誉
为继碳十四测年法之后的考
古学第二次革命。“从人类
起源到社会结构，从基因
演化到疾病传播，分子
考古学正逐步解锁人
类历史的复杂面貌。
展望未来，通过跨
学科合作、技术
创新、伦理思考
以及对文化多样
性的尊重等，分
子考古学有望发展
成为一个更加成熟和
多元化的学科，为我
们提供更全面、更深入
的历史画卷。”文少卿
认为。

考古学的“第二次革命”有多牛

  我国科学家凭分子遗传
学证据确认，山东广饶傅家
遗址存在距今4750年以前由
两个母系氏族构成的社会形
态。这项研究由山东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等联
合开展，相关论文近期在国
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随即冲上热搜。那么，实证
母系社会的傅家遗址，还藏
着多少秘密呢？

  广饶县在8000年前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处
于泰沂山北麓山前冲积平原和黄河冲淤积平原交迭
地带的这块土地，正是因“地势广大平坦，饶沃宜
农”而得名“广饶”。广饶傅家遗址东西长 750
米，南北宽500 米，总面积37万平方米。遗址文化
堆积层厚约3米，内涵丰富。自1985 年至1996 年，
山东省文物考古所、东营市历史博物馆先后多次对
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揭露面积707 平方米，
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508 座，灰坑214 个，
水井4眼，出土石器、骨器、角器、陈器、玉器等
各类文物400 余件。 2006 年，傅家遗址被国务院公
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发现的双人叠葬墓和开颅
手术实例，在同类遗址中罕见。在392 号墓中，发
现墓主颅骨右侧顶骨的靠后部有一直径为31×25 毫
米的近圆形颅骨缺损，推测墓主生前曾施行过开颅
手术，且术后长时间存活。有研究认为，这是中国
目前所见最早的开颅手术成功的实例。
  对傅家遗址最新的一次考古发掘，是在2021
年。当时，为配合广饶潍高路以北傅家片区环境整
治提升工程建设，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东
北部和北部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约300 平方米。
此次发掘墓葬58 座，其中大汶口文化墓葬38 座，
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室小且无葬具，
头向以东北者较多。葬俗以单人葬为主，存在大量
仅存头骨或者仅下肢骨齐全而上肢骨缺失的现象。
葬式绝大多数为仰身直肢葬，多数没有随葬品，有

者数量也较少且残缺。此外，还发掘了
金元墓葬 11 座，明代墓葬 4 座，清代
墓葬6座。
  傅家遗址虽然已被多次发掘，
但与37 万平方米的总面积相比，
目前所揭露的只是冰山一角，
可见该遗址分量的不一般。有
研究者认为，傅家遗址可能代
表了鲁北地区一个新的文化
类型，它的发现与发掘，为
研究大汶口文化的地方类型
和文化分期提供了重要实物
资料，也为深入探讨黄河下
游地区的古代文明提供了宝
贵的资料。

  从已知情况看，傅家遗址透露出以下几个重要
信息：
  傅家遗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从发掘情况看，
它的周围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聚落群。傅家遗址自身
有37 万平方米，中心部分有18 万平方米。与之相
连的还有荣庄遗址和五村遗址，荣庄遗址总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五村遗址总面积 7.5 万平方米。此
外，广饶的西辛遗址和寨村北岭遗址也发现有大汶
口文化遗存。由此可知，当时这片土地适宜人类居
住，聚落比较密集。傅家遗址发现水井的数量较
多，是大汶口文化诸遗址中比较少见的。水井的发
现，意味着傅家先民可能习惯饮用地下水。这或许
与傅家遗址靠近当时的海岸线，当地土质为滨海盐
碱性土有关，因为地表水不适合饮用。
  傅家先民生产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大汶口文化
距今约6200 年— 4600 年，除山东外，在苏北、皖北、
豫东等地区也有分布。鲁南大汶口文化遗址里常见
的觚、幫、背壶、盂、高柄杯、漏器等，在傅家遗址群很
少见到或者没有，陶盂、C型豆形杯则是傅家遗址聚
落群所特有的。此外，鲁南流行的镂空装饰在傅家遗
址群落很少见，但在鲁南渐趋式微的彩陶，在此地却
有较好的发展。整体来说，傅家遗址的制作工艺比较
粗糙，发展水平与同时期山东先民相比较为落后。
  傅家先民贫富差距不明显。大汶口文化中晚
期，贫富分化已经相当明显。作为黄河中游大汶口
文化代表类型的仰韶文化，墓葬已经出现完整的分
区甚至分组的现象，墓葬形制和陪葬品悬殊，凸显
氏族组织结构和等级分化。汶泗大汶口文化墓葬也
已经发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分化。但是从五村
和傅家遗址墓葬发掘情况来看，随葬品极少，几乎
看不出差别。
  利用古DNA 研究傅家遗址并非首次。此前，
山东大学学者董豫、栾丰实曾撰文《大汶口文化晚
期社会组织形态的思考——— 来自DNA 和稳定同位
素的证据》，发表于2017 年第7期的顶级学术期刊
《考古》上。团队对傅家遗址23 座墓葬的古DNA
情况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在90%的情况下该遗
址至少有300 人都拥有相同的线粒体DNA 序列。
也就是说 90% 的概率下傅家遗址是母系氏族。同
时，傅家墓地发现的男性个体应该都是该母系氏族
的成员，并不是入赘的女婿。也就是说，至少在丧
葬习俗上，相比于血缘关系，婚姻纽带关系是被弱
化的。
  上述文章还指出，大汶口文化晚期不同遗址的
社会分化程度不同，有些遗址贫富差距明显，如大
汶口遗址、野店遗址、西夏侯遗址、陵阳河遗址
等。而有些遗址则较为平等，如傅家遗址、五村遗
址等。“我们可以想象不同遗址的社会组织形态可
能也有差别，包括继嗣关系、婚姻关系等。通过了
解大汶口文化其他遗址以及时代更晚一些遗址的社
会组织形态，我们才可能认知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否
发生了从母系到父系的转变，并进一步探讨这一转
变是如何发生的。”
  对于傅家遗址的讨论还将延续。在傅家遗址群
落周围，已陆续发现了属于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
期的营子、钟家、西杜疃等遗址，这些遗址可以视
作傅家遗址文化的发展。傅家遗址的先民也许不是
这片土地上最早的居民，但是，傅家遗址却向我们
传递出这片土地上最早的人类的信息，并为区域文
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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